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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同学

邓湘源

初中毕业的那一年， 我就读

常宁三中。 学校位于常宁市松柏

镇（今水口山镇），有水口山矿务

局 、衡阳地区煤机厂、红旗焦厂、

松柏化肥厂、常宁县（市）农机三

场等单位， 是衡阳乃至湖南重要

的工矿区。我们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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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的同学多

数是工矿子弟，他们勤劳、勇敢、

智慧、善良的优秀品质，无不给我

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张松英、陈幕运同学，形象漂

亮，品貌端庄，气质高雅，灿烂阳

光，是我们班的“两朵金花”。更重

要的是，她们有一颗纯洁、善良、

美好的心灵。知道我家穷，又是外

乡人，逢年过节，她们总要从家里

拿一些糖果、水果、糕点给我吃，

让我与她们分享节日的幸福。

周小邱、吴孟字、陈诗龙，都

是农家孩子， 刘中环同学是渔民

子弟。 看到我在学校食堂吃不饱

肚子，他们合计一下，就分别从家

里偷来红薯 、鸡蛋 、食油 、盐 、辣

椒、干鱼仔等物，隔三差五在食堂

小炒一次，改善生活。 有时候，刘

中环还从家里偷鱼卖， 卖得的钱

供大家好好搓一顿。

小时候， 由于没有其他娱乐

活动，我最喜欢看电影了。厂矿里

经常放电影，而且都是免费的。工

矿弟子唐合云、潘桂妹、谭国兰、

赵爱劳、曾俊金、谭正柏、廖文亮

等同学信息灵，反应快，每次看电

影都提前通知我， 并且还要给我

安排最好的座位， 不时地送茶递

水， 让我这个外乡人真正地感受

到了家的温暖。

上世纪七十年代， 劳动课是

每一个中小学生的必修课。 而我

班的劳动基地， 是在距松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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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开外的南盘冲，每次搞劳动，

每人要挑一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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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斤重的农家

肥上山施肥。我个子矮小，力气单

薄，根本挑不动，怎么办？阳得生、

余珍秀、姚宇启、廖春生、姚孝花

等同学就主动过来帮忙， 他们每

人匀一点过去， 让我挑个半担肥

料轻轻松松送到南盘冲。

最为难忘的，是

1974

年的国

庆节。学校里放了三天假，我很想

回到老家祁东县归阳镇， 却买不

起八毛钱的轮船票。刘中福、周菊

英、朱关清同学知道后，就立即发

动全班同学捐款，一分、二分积拢

来，凑足了八毛钱给我买了船票，

让我高高兴兴回到了家乡。

长乐劳作，劳作常乐

盛 夏

父亲是家庭的脊梁， 肩扛着家庭的重

任， 给了我们兄妹四人一个安定、 祥和的

家。 父亲是个当了几十年高中学校负责人

的老校长，为人和善、办事认真、处事严谨、

不苟言笑，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衡阳县长

乐地区教育界知名人物， 即使如今他已是

八十七岁高龄，但左邻右舍需要帮忙，他都

有求必应，全力帮衬。

父亲一生最能吃苦耐劳， 在那个靠工

分吃饭的年代，我家是四属户，母亲务农，

为了使我们四兄妹过上快乐而无忧的生

活，他与母亲披星戴月地劳作，维持家中最

基本的温饱，积极出工参加集体劳动，不知

疲倦地从早干到晚。七十年代，我家兄弟劳

动力还不强， 大队分配我家到大云山挖茶

山任务，当时母亲急得头晕：完不成任务，

家里的基本口粮没法保证！ 父亲利用节假

日没日没夜地上山挖，渴了捧口山泉水，饿

了吃个生红薯， 几个月下来， 手上血泡无

数，硬是完成了任务。

土地承包过户后， 父母亲更是没日没

夜地劳作在这片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上，

风里来雨里去，苦乐其中，劳有所得。 父亲

一辈子很节俭， 一个钱包整整用了五十多

年，一辈子没有戴手表，衣着朴素。

记得小时候有一年收割小麦时， 天空

突然雷声大作， 乌云翻滚， 马上就要下雨

了，田里的麦子割了还没收完。 正逢周末，

父母亲连饭都顾不上吃， 累得上气不接下

气地往家里背麦子。我被他们这种不怕苦、

不怕累的精神所感染， 也加入了背麦子的

队伍中， 在背第二趟的时候， 已是飘泼大

雨，我不慎摔了一跤，麦穗撒了一地。 父亲冒

着大雨把麦穗捡了回来， 全身被雨水湿透。

他还没有来得及换衣服， 赶紧把刚捡回来的

麦穗铺开晾在房檐下，不停地念叨：这么好的

麦穗打湿了多可惜， 趁麦穗还没有被湿透赶

紧吹干， 就不会生芽发霉， 粮食都来之不易

啊！

父亲在长乐中学当校长期间，为了学校的

发展，从湖南师院（现湖南师范大学）引进了一

位姓王的青年大学毕业生。为了留住该老师扎

根穷山偏壤长乐中学，父亲把自己的住房腾出

来安顿老师，自己在澡堂一间低矮潮湿的平房

一住就是四年。 王老师深受感动，全身心投入

英语教学， 所教授英语专业学生全部考上了

省、市名牌大学，当时的《衡阳日报》对长乐中

学的成功办学经验进行了全方位报道，市县名

校老师到区办高中———长乐中学现场取经，轰

动了全市教育界。 原本我无法理解父亲的举

动，随着年岁的增长，后来渐渐明白了父亲的

苦心。 在和父亲共同劳作的时候，父亲做事的

态度和朴实的话语默默地影响着我，使我终身

受益———工作中、生活上，不管遇到多大的困

难，都能不忘初心，勇往直前。

父亲含辛茹苦养育我们， 风风雨雨走过

了几十年的沧桑岁月，如今已是满头白发，脸

上深深的皱纹铭刻步履艰辛的一生。 我家已

是四世同堂，本应享受天伦之乐，但父亲退休

之后，不愿进城居住，仍舍不得离开故土。 他

生活依然简单朴素，他一辈子不吸烟不打牌，

唯一的精神寄托就是阅读， 阅读丰富了父亲

的晚年生活，四大名著翻了一遍又一遍，其中

《红楼梦》通读了无数遍。父亲感慨：每读一遍

又有新的感受和意境，青年时代阅读，中年时

代阅读和晚年重读《红楼梦》，体会完全不一

样。

虽然父亲一直病魔缠身， 但意志坚强得

十分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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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父亲得了重病，从衡阳转

长沙湘雅附二急速手术， 护士从他鼻孔插导

管几次没有成功，接连换了多名护士。父亲没

有任何呻吟，手术医生和护士，包括我们家属

都惊出一身冷汗。术后探查发现，父亲食管鼻

孔都插破了， 这对一位七十八岁的老年人该

是何等的痛苦！

劳动是父亲一辈子的最爱。 即使过了八

十岁，父亲依然没有放弃劳动，上山砍柴，下

地挖土种菜、施肥，父亲干活样样在行。 早在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 父亲自告奋勇到衡阳

县边远山区云麓小学支教， 一九五六年被评

为湖南省劳模。 七十年代在长乐中学当校长

期间， 他带领师生到王泥岭背杉树建礼堂

……劳动始终占据父亲生活的大部分。 节假

日，我们回家看望父母，有时买点水果，父亲

总是责怪：你把工作干好，就是最大的孝心！

看见我们回家， 二老总是手忙脚乱、 问寒问

暖，临走时依依不舍，大包小包往我车上放，

当我上车回头的一瞬间， 看见父母混沌的双

眼滚动着泪花，我也泪眼蒙蒙，心在颤抖，真

正理解了什么叫可怜天下父母心。

年年岁岁花相似， 岁岁年年人不同。 今

年，父亲的劳动强度明显大大减弱了，但他的

性格还是那么倔强中带有固执， 生活还是勤

俭中充满热情，劳动还是能干中自在乐趣。老

吾老以及人之老， 衷心祝愿天下所有的父母

亲：健康长寿，生活愉快，晚年更加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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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家主要耕种水稻。水稻，又分早

稻和晚稻。 “插好早稻过‘五一’，插好晚稻

过‘八一’”，这样的口号从儿时开始就深入

人心。当早稻长到七月份的时候，就是收割

的时节，正是三伏天。 这个时候，学生放暑

假，全村进入紧张的“双抢”状态。

序幕拉开之前，是循序渐进的准备：稻

田干田， 以便割禾的时候田地干爽而不拖

泥带水；捞鱼分鱼，杀猪分肉，家家户户为

“双抢”而“打牙祭”。 晒谷坪要清理干净，

收割的农具， 晒谷的工具， 都一一清理出

来。 然后， 生产队长把全队的劳动力按照

青壮年和老弱者搭配好，分成几个大组，采

取组长负责制。上学的孩子，暑假也要参加

集体劳动， 随着自己的父母加入组里参加

“双抢”。

天刚蒙蒙亮， 生产队长一声悠长的哨

声吹醒了沉睡的人们， 那声扯着嗓子发出

的“开工啰”的号令，响彻村里家家户户 。

于是，大人小孩揉着睡眼，挑着箩筐，拿着

镰刀， 走向田野。 女人早晨不需要出工劳

动，只在家里准备早餐。

把箩筐放在田埂上， 大人下田开始割

禾，年纪大的小孩也随着下田，年纪小的，

先蹲在田埂上等待，顽劣的，或许窜到禾田

里扒开稻穗寻找鸟窝，惊起一群鸟飞。

割禾的时候， 人们很有规律地交叉放

好割下的稻禾， 小孩就负责把割下来的稻

禾垒成两两对称的禾堆。 收割的，弯腰，右

手挥刀，左手握禾，镰刀嚯嚯地响，步伐迅

速地移， 几秒钟功夫， 腾出右手拇指和食

指，迅速捞起稻禾根部上的败叶，打结，放

好，又开始下一轮的割禾。

当一丘田的稻禾割下三分之一的时

候，组长就会具体分工：两个壮年打谷，两

个小孩递稻禾，其他小孩垒堆，一个年长者

负责从打稻机里出谷到箩筐里。这时候，两

个壮年人抬着打稻机， 放在垒好的稻禾堆

中间，两人一脚踩在踏板上，一脚踩在打稻

机齿轮的杠杆上，齿轮飞转起来，机器轰鸣起

来。 随着节奏，打稻机上两个人一踩、一收、

一转、一甩，小孩趁他们在一甩之机，一支稻

禾已经递到他们手里。如此循环反复。待每人

的箩筐都盛满了稻谷， 组长一声命下 ：“收

工！ ” 于是小孩屁颠屁颠地跟着挑着担子的

大人们，跳跃在田间小路上。 这个时候，已经

是早晨八九点钟。

回家匆匆吃过早餐，开始上午的劳作。上

午的分工，除了收割，还有晒谷。 晒谷的一般

是年长的妇女们。 其他人照样挑着箩筐拿着

镰刀走向田野。太阳火辣辣地晒，稻禾哗哗地

响，汗水悄悄地流，机器轰隆轰隆地叫，虫儿

嗯鸣嗯鸣地唱，小鸟唧唧唧唧地欢。

“打案伙啦！ ”

负责晒谷的妇女们， 提着甜糟， 挑着水

桶，来到稻田边。 水桶里，一头是泉水，一头

是碗筷。 割禾的人们，立马走到田埂上，抓起

碗筷，舀着甜糟，兑上泉水，蹲在田边，咕噜咕

噜几口下肚，打个饱嗝，舒口气，做惬意状。有

的趁着上岸的功夫，赶紧点上旱烟，吧唧吧唧

地贪婪吸着。 在那样“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

光”的三伏天里，“双抢”中途“打案伙”，吃甜

糟喝泉水，既是养精蓄锐，更是人情芬芳 。 送

“案伙”的，都是自愿，无需安排。今天你家送，

明天我家送。在吃和送的过程中，主妇们在比

贤惠比手艺，男人们在心里品评着，甚至为自

己家的婆娘自豪呢。

休息一会，继续下田，继续劳作。 当一丘

稻田全部收割完毕，割禾的放下镰刀，开始扎

稻草 ，把褪去稻谷的稻草，扎成一只只，然后

岔开放在稻田里干晒。 第二天， 小孩的任务

就是把这些稻草用竹竿挑到山坡上， 继续干

晒。 待完全晒干后， 小孩再把干稻草挑到自

家猪栏边，等到“双抢”结束，猪屋上的旧稻草

掀开放下来，新的稻草铺上去。

农村里劳作，没有具体的时间观念。比如

“双抢”时割禾，一般是早晨每人收割一担谷，

上午、 下午每人收割两担谷， 就收工回家吃

饭。

每收割一丘田的早稻以后， 田间立马进

水，以便软化泥巴。 年长的男人开始扶犁“洗

田”。 所谓“洗田”，就是翻田松土。 “洗田”过

后，再“耙田”，把翻过的水田，用耙子梳理使

之平整，放水进田，使泥土松软，用水养田一

两日后，开始插上晚稻。“双抢”就是这样紧张

有序地进行着：一边在收割晒谷，一边在犁田

耙田。 待收割进入尾声，“抢种”开始。

“抢种”时候，老老少少齐出动。爷爷辈犁

田耙田，奶奶辈晒谷收谷，妈妈们在秧田里扯

秧，孩儿们在田间来回挑秧送秧，青壮年莳田

插秧。 为了赶时节，抢时间，晚上“开夜工”扯

秧苗是常有的事情。 那时候， 小孩不知大人

苦，总以为“开夜工”是美事。因为深夜扯秧回

来，集体开餐“打夜伙”。 所谓“打夜伙”，就是

吃上一碗面或者一碗米豆腐。 许多小孩垂涎

那碗面或者那碗米豆腐，也会参加“开夜工”

扯秧。

俗话说：“抢早插晚，汗珠子摔八瓣。”“双

抢”时间大约二十天左右，在人均一亩二分地

的老家，每一年的“双抢”下来，人们都会瘦下

几斤肉，而且我的老家至今不见胖子，劳动的

艰辛程度可想而知。

分田到户以后， 人们种田的热情更是高

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终日无暇”是常态，

深夜扯秧，清晨插秧，更是必须；还有守水口

入田，防虫杀虫，薅田锄草等等。 那段时光是

南方许多农村孩子无法抹去的艰辛记忆。

而今，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机械化的进

程，随着经济作物的增多，人们不再单靠种作

水稻为生，年轻人没有经历过饥饿，对土地的

情感温度自然淡薄了许多，尽管生活在农村，

却时刻为进城准备着。 “双抢”仅存于那些还

在以“土地”为金子，对土地虔诚的老农心里。

当农民不因农活而繁忙， 不为生计而紧

张， 而是慢悠悠地过着一种田园般的生活的

时候，这本身就是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这

也是我们的上辈人苦苦追求的生活。 今天回

忆“双抢”，艰辛也好，清苦也罢，都是经历。如

今，“双抢”已经慢慢成为过去式，但那种把粮

食精工细作的匠人精神， 那份对土地对粮食

的敬畏和感恩，于今天还是值得铭记并敬重。


